蝴蝶酥／傅承得
        兩年前，台大中文系1984年畢業生在臺北重聚；今年，輪到香港同學作東。
我有近百位同窗，兩次聚會來人約三分一。
        慣例是有一場晚宴，擁抱敘舊，輪流發言。我說：「我不喜歡香港。」這是實話，當年我一句廣東話也「唔識講」。
        又說：「因此我很少與香港同學親近。」臺北謝宜英說：「你從大學開始就愛講反話。」
        那時我很喜歡香港男同學：踏實的黃敏浩、憨厚的謝沛然和李錦波。至於女同學，「埋堆」就一籮筐的廣東話讓我無從招架，所以感覺上是生疏的。
        這回港聚，樓林人海，我還是不喜歡；但心情有了些許改變。因為我的香港同學熱心的付出；另一面是他們用心的安排，晚宴翌日出海吹風，暢遊南丫島。
        我們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大鐘樓集合，乘坐專船先到［浮家泛宅」漁民文化村參觀和無鉤釣魚，再到索罟灣酒家品嘗海鮮。
        香港同學給的理由是：香港原是捕魚為業的小漁村，讓大家瞭解昔日風情。所以，我們遠離了人頭攢動的繁華都會，探視它自然的一面。
       彷彿傅某向來刻薄，「你很少如此讚賞別人的，」又是宜英說的：［這次你一反常態了。」原因也許很簡單。
        老同學相聚是奇妙的事。於我，最奇妙的，是許多人都沒變。也許歲月催人老了，但大學時的那調調兒還在：語音表情動作、脾氣習性風格，彷彿都沒變，彷彿都當年。
        這些，喚回的不只是青春黃金期的追憶，恐怕還包括永遠的天真和稚氣。或許本來就該這樣：老同學見面，還我本來面目，不用心機，無需偽裝。
        熱情的香港同學送每人一盒「蝴蝶酥」，當是手信。名雖為酥，冷硬了些。可暖暖與軟軟的，入口即化，無愧中文人的情義。
        已是台大臺灣研究所所長的洪淑苓說：「晚宴上，好多人跑來跑去互相問候，那種情形，很像當年大一時第一次晚會活動；只是那時我們似陌生又熟悉，如今多了人生的智慧和歷練。」
        半百已過，此趟籌謀的籌謀、奔波的奔波，圖謀的是什麼呢？
        有些同學是當年一別，從此水闊魚沈，千里煙波；近兩年卻聯絡上或重聚了，未必齊全，自古難全。
        有人要靠機緣，有人要靠意願，有人要靠能力。
        那就見一次，算一次；見多少，算多少。
        見時共歡樂，別後常夢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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